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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火锅店近期生意不错，通常送走最后一拨
食客，天色就不早了，收拾桌椅，刷洗器具，卷帘门
往下一拉，打烊了。

这晚正要打烊，又来了几个汉子，他们来得又
快又急，像从地下冒出来的。阿秋以为来了食客，
高高兴兴去迎接。汉子们不理她，门板似的竖着，
虎着脸，眼珠滴溜转。其中一位大肚男，冲着阿秋
没头没脑地吼了一声：“壮壮呢？”声音大得响雷似
的，阿秋被他吼蒙了，傻傻地立着。

大肚男见阿秋呆在原地，毫无反应，继续吼叫，
其他汉子也跟着吼叫。阿秋这回听清了，他们是来
找一个名叫壮壮的人，听名字，是个小孩子。阿秋
仔细回想今天来店消费的食客中，没有未成年人，
于是将头一摇，“没看见。”

大肚男东张西望，看到店外的栏杆上搭着一张
狗皮，几步蹿过去，看清楚后，一声接一声地喊壮
壮。阿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壮壮竟是一条狗，脑
袋里嗡的一声，心里暗叫不好，这下麻烦大了。

事情闹到派出所，警察做审讯笔录时，他们才
知道来店要狗的人叫朱承伟。两口子都以为那是
一条普通的狗，赔几百块钱了事。结果朱承伟说自
己的狗是外国名犬、价值十万出头，夫妻俩登时面
如白纸，无法清晰地回答警察提出的问题。幸好他
们有身份证作证，这才打消了警察的疑虑。

警察做完笔录后，见当事人面黄肌瘦，就知道
这是一对尚未发迹的小老板，转而望向朱承伟，见
其仪表堂堂，是个有钱人家，于是心生怜悯，温和调
解道：“朱老板，我看你也不像是缺钱之人，能否通
融一下，接受点象征性地赔偿？毕竟他们就这样的
境况了。”

“不行。”朱承伟将头一摆，“我的确不缺钱，但
不能纵容一个胡作非为的歹人。”

“狗，是我花钱买来的。”喜乐大声分辩。
“证据呢？”朱承伟瞪大眼睛，满脸愤恨。
喜乐无言以对，因为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自己

便是罪魁祸首，这下可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警察沉着脸，再次建议朱承伟接受象征性赔

偿。
“不行。”朱承伟坚定地说，“为了让他们记住教

训，必须照价赔偿。”
警察不说话，朝喜乐使眼色，喜乐明白这是自

己的事，于是赶紧开口：“朱老板，钱，我们答应赔，
只是火锅店开张的时间不长，手上没有多少余钱，
请你高抬贵手，减轻赔付。”

“不行。”朱承伟将手一摆，“一分不少。”
喜乐仍在苦苦哀求，阿秋见他连遭三次拒绝，

深知哀求无用，于是将喜乐拉到身后，男人似的拍
着胸膛，“不就十多万块钱吗？我们赔你就是。先
付你零头，剩下的打个欠条，写明还款日期。你还
不同意的话，人就这一个，马就这一匹，你想咋地就
咋地！”

事情并未至此了结，朱承伟知道喜乐火锅店是
无证经营，便告到有关部门，根据无证经营的处罚
标准，喜乐火锅店被依法取缔，并面临罚款。由于
该店规模不大，因此罚款不重，三千块钱。“到相关
部门补办手续，仍可继续营业。”有关部门的人临走
撂下这句话。话虽暧心，可喜乐没钱，后面的罚款，
还是跟乡党借的。再行开张，要资金，没钱，只能转
行，有了收入，还清朱承伟的尾款，才是喜乐夫妇该
走的活路！

那些狗，阿秋提醒过喜乐不要买，当心惹下麻
烦。喜乐不听劝，说：“那些流浪狗而已，有什么害
怕的？眼下最重要的是留住食客。”喜乐这么一说，
阿秋就不吭声了。冬天吃火锅的人多，狗肉的价格
跟着暴涨，东营街上的火锅店，为了节省成本，就去
狗贩子那里拿货。喜乐起先坚持从正规渠道进货，
后来为了节省成本，也和狗贩子打起了交道。

出了事，阿秋并没有责怪喜乐，人，哪有不犯错
的？况且，喜乐也知错了，双手抱头，哭得像个娘们
了。

火锅店倒闭了，阿秋可以去永乐鞋厂上班，挣
钱还账。喜乐曾在采石场打工，被石头砸伤两根左
指，治好后留下后遗症，不灵活，做菜右手掌舵，左
手配合，其他工作得双手并用。找不到适合他的工
作，只能回老家种地，经管俩孩子读书。俩孩子现
由爷爷奶奶照看，生活起居无忧，但学业上难以辅
导，事往宽处想，喜乐回家终归是件喜事！

送走喜乐，阿秋开始处理店里的东西。这些器
具，因为旧了，没人稀罕，当垃圾卖。这些东西买时
贵，卖时贱，卖得阿秋心中阵阵绞疼。

永乐鞋厂就在火锅店对面，没开店之前，阿秋
就在那里打工。阿秋以为自己是老员工，技术好，
返岗不成问题，结果厂里满员，进不去。阿秋回来
坐在店里，双手抱头，六神无主的样子。

当天下午，朱承伟来了电话，“阿秋，我们得好
好谈谈！”

朱承伟昨天下午来过了。阿秋以为他来催账，
心里紧张，结果他说：“那笔钱，不用还了……”

事出意外，阿秋满腹疑团，自然问他免赔的理
由。朱承伟支支吾吾，话里尽是怜悯和施舍。回想
起出事那日，自己和喜乐双双恳求他高抬贵手，不
要报警，自己是小本生意，实在是难以承受。朱承
伟不依不饶，暴跳如雷，要吃人的样子，现在又来装
善良，分明是仗势欺人。阿秋心里愤懑，怒冲冲地
拒绝了他的好意。

阿秋想到这里就来气，大着声音：“有什么好谈
的？”

朱承伟还是那句话：“我们得好好谈谈！”
阿秋厌烦朱承伟，想说不见，话到嘴边又吞到

肚子里，欠人家的钱，气短，腰像霜打的秸秆，软塌
塌的硬不起来！

朱承伟穿着藏青色的上衣，不像昨天那样站在
店外说话，而是径直进店，自找座位。那把椅子的
一只腿，被粗心的食客弄坏了，未断开，露着剌眼的
白茬。朱承伟没看到缺陷，一屁股坐上去，肥胖的
身躯压得椅腿发出老鼠般的吱嘎声。朱承伟赶紧
伸出一只脚来帮衬椅腿，稳住身形后，脖子像安了
盘轴承似的东瞅瞅，西望望，脸色非常难看。

朱承伟这次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阿秋不问，
朱承伟也不先说，气氛有些尴尬了。

“有话快说，我没工夫跟你磨牙。”阿秋终于忍
不住，打破了沉默。

朱承伟的嘴唇几次开合，仿佛在心中权衡着什
么，如是几番，才眨着眼睛说：“既然你执意赔偿，我
就不再勉强了。”

“这事昨天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又跑
来啰唆，嘴巴长胡子的人，办事不如女人家！”阿秋
很不高兴地反诘他。

朱承伟勾着头，像对自己的脚尖说：“考虑到你
的窘境，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份工作，月薪八千，如果
你接受，这事立马定下来。”

朱承伟所说的工作，是让阿秋去他家里当保
姆，服侍他的父亲朱老爷子，还有一条狗。

狗，这个敏感的话题如同阿秋心中的伤疤，一
旦被触碰，便让她脸上瞬间苍白，愤怒使她前迈一
步！

朱承伟不在意她的表情，继续陈述理由。
阿秋气极了，几步奔过去，揪住朱承伟的肩膀，

要将他推出门外。朱承伟弓身缩颈，竭力抵挡阿秋
的推力，身体因此失去平衡，伴随一声清脆的响声，
椅脚断了，人也翻滚在地。

阿秋不顾他的窘态，大着声音，“你滚，你滚！
欠你的钱，我什么时候都认账，不躲不藏，就算卖身
也给你还上！”

朱承伟的手在地上一撑，借势坐正身子，将那
只脱脚的皮鞋捡起来，穿好，神色尴尬地望着阿秋，

“我知道这样做，伤了你的自尊，但你得听我把话说
完。”

墙上的挂钟响了一下，他开始讲述，墙上的挂
钟又响了一下，他还在讲述。他的语速缓慢又沉
重，仿佛每个字都承载着千斤重担，总是在关键节
点上徘徊不前，反复叙述，直到墙上的挂钟再次敲
响，他的叙述依然支离破碎，未能拼凑出一个完整
的情节！

尽管这样，阿秋还是听出了端倪。
原来，朱承伟的女朋友叫柳嫣，她外表柔软，内

心坚硬。这样的女人，也许别人不太欣赏，朱承伟
却视如珍宝，眼珠似的护着。朱承伟身为商人，深
谙商场如战场的道理，他明白，唯有刚柔并济，方能
在这波谲云诡的商海中稳操胜券，否则，只能浮萍
般随波逐流，难成大器。再往后，因为朱承伟自己
的过错，将柳嫣送去了另外的世界，遗下一条狗，名
字叫壮壮。

朱承伟失去女友，尽管痛彻心扉，生意却不能
因此坍塌，他只能节制悲伤，带着满怀的内疚，将壮
壮接到家里交给保姆照看。从那时起，他的心里除
了壮壮，就没有别的，也容不下别的了。再往后，由
于保姆疏忽大意，壮壮被人偷走了……

“无论是谁，伤害了壮壮，我都不会原谅他。”朱
承伟从地上站起来，眼里闪着寒光！

一个男人竟因为一条狗的离世而深陷悲痛，此
事听起来颇为离奇，既显得不合情理，却又在情理
之中。若说此事尚能为人所接受，那么朱承伟欲重
买一犬以寄托自己对逝去女友的无尽哀愁，便显得
牵强附会了。阿秋文化不高，在她有限的认知里，
觉得不对劲，又不知哪里不对劲，反正跟死了老婆
的男人又讨个老婆，爱情已经转移，还谈什么哀思
呢？

“我是诚恳的。”朱承伟盯着阿秋的脸，“何去何
从，你自己考虑，不强迫！”

阿秋陷入了沉默，心中五味杂陈。前去，放弃
了尊严；不去，拿什么偿还那沉重的债务？思来想
去，前去虽非易事，但堂堂正正地挣钱，总比出卖自
己来得光彩。更何况，自己本就亏欠人家呢。朱承
伟见她应允了，便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欠条，要当着
她的面毁掉，被阿秋阻止了。

“你不要较真。”朱承伟说。
“我就要较真。”阿秋回答。
“生活不能太较真。”朱承伟说。
“我就要较真。”阿秋急了，“我什么时候清账，

你什么时候给我欠条。这是规矩！”
朱承伟不再言语，叹口气，将欠条装进衣袋里。
去之前，朱承伟反复交代，“我父亲心脏不好，

性格倔强，爱面子，认死理，这样的人，经不起打击，
为了避免意外，内中实情，你必须守口如瓶！”

当天下午，朱承伟就将新买的狗牵回家来。这
是一条黑狗，个头和喜乐害死的那条狗一般大，浑
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阿秋还没说什么，站在旁边
的朱老爷子猛地瞪大了眼睛，仔细端详着那条狗，
眉头紧锁，随后转身气呼呼地走向自己的卧室。

朱承伟微微一笑，将狗链轻轻递到阿秋的手
里，随后转身对着朱老爷子的房间，大着声音：“从
今天起，它的名字叫新壮，你可得好好待它！”

朱承伟继续忙他的生意，走之前郑重叮嘱阿
秋，“新壮的体质看似强壮，实则很差，万万不可洗
澡，淋雨。早晨、傍晚空气好，你要带它出去溜达。”

尽管生意繁忙，朱承伟仍会挤出时间回家，而
每次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迫不及待地奔向阳台看
望新壮。通往阳台的玻璃门被他紧紧关闭，不留一
丝缝儿。隔着透明的玻璃门，看到朱承伟蹲在新壮
面前，捧着它的脑袋，嘴巴不停地张动着，玻璃门隔
音，不知道他说了一些什么话。好半天，朱承伟才
从里面走出来，满面忧色地牵着新壮出去溜达，回
来，新壮的毛色比之前更黑亮了，像喷了一层发
剂！

朱老爷子也去阳台看新壮。不知怎的，新壮非
常厌恶他，见了他就龇牙咧嘴凶相毕露。朱老爷子
只能站在玻璃门内，鼓着眼睛与新壮对视，最终还
是朱老爷子败下阵来，留给新壮一个苍老的背
影。

每当朱老爷子去探望新壮，阿秋心中便忐忑不
安，深知自己所犯之错，为了掩盖心中的慌乱，赶紧
低头忙碌家务。

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给室内那些阴生植物浇
水，清理枯枝黄叶，带新壮出去走走，搀扶朱老爷子
在小区里散步，陪朱老爷子去医院检查身体，这就
是阿秋的日常工作。这份工作，看似轻松，做起来
一点都不轻松，房间宽绰，家私又多，一通忙碌，累
得腰酸背痛。最为熬煎的是那份难以言说的孤
独。在工厂，遇到烦心事，她尚能喜乐、工友倾诉一
二，而在这里，尽管朱老爷子近在咫尺，却因身份地
位的差异，无法成为她心灵的慰藉。

阿秋带着新壮出来几次，才知道自己身处的地
方叫棕榈苑。棕榈苑是高档别墅，住的都

是有钱人，景观雅
致，时下正是春天，
红花黄花，紫花蓝花，一片
又一片的开着。阿秋对植物知
之甚少，那些绚烂多彩的花朵，她只
能叫出“红花”“黄花”，却叫不出它们
的名字。只见它们竞相绽放，一茬接一茬，仿
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接力赛。

阿秋喜欢出来走走，吸收花草的芳香，跟其他
保姆闲聊，心情舒畅，比待在屋里强多了！

保姆们的话题都是些日常琐事，扯起来漫无边
际：

“以前是条花狗，现在是条黑狗。”
“那个保姆将花狗带丢了，怕主家追责，逃之夭

夭了。”
“是呀，是呀，多温顺的一条花狗，见了我们就

摇头摆尾的。”
“可朱老爷子不喜欢它，我听到他呵斥它，还拿

石块打它。”
阿秋听到这里，生怕话题延伸，触碰到她内心

的隐秘，想借故离开，却脱不了身，因为话题像一把
火，烧到她身上了。

“你多少钱一月？”
“八千。”
保姆们听到阿秋月薪竟达八千，一时语塞，面

面相觑一阵子，默默起身，各自散开，忙碌起来，仿
佛刚才的话题从未提起。随后，每当阿秋拉着新壮
出现，保姆们便有意无意地拉开距离，那刻意回避
的姿态，让阿秋满心困惑，不明所以地自问：究竟何
处得罪了这些姐妹。

棕榈苑每栋楼的背面都有一个小花园，因为幽
静，成了业主们遛狗的好去处。小花园的位置，比
下面楼层前的绿地高几米，须登十几步装有护栏的
踏阶才能到达。这天，阿秋带着新壮刚登上踏阶，
就听到上面的保姆在聊天：

“我们月入五千，阿秋月入八千，工作又不见得
比我们辛苦。好福气。”

“谁叫我们没人家漂亮，你看人家，前凸后翘，
多性感。”

“嘻嘻。原来她要终身服侍朱老爷子呢。”
“某些人为了钱，啥事都做得出来。”
“怪不得朱老爷子不出来散步了，原来被她拖

垮了。”
再往下的话，更难听，阿秋也不想听了，拽着新

壮下了踏阶，腿软得迈不开步子。她扶着踏阶边的
一棵小树，指甲抠进了树皮，眼睛辣辣的，很想大哭
一场。过路的人以为她病了，投来关切的目光，阿
秋急忙摇头，嘴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拉着新壮在
花园环形的小径上，陀螺似的转着圈，以此平复自
己的心境。

回屋看到地没有拖，衣服堆在地上没有洗，某
些不能用洗衣机、需用手洗的衣服，在盆里泡久了，
鼓囊囊的。阿秋心里涌起一股懊悔，责怪自己在花
园中沉浸太久，竟将那一堆亟待完成的家务抛诸脑
后。

阿秋每次洗衣服，都要将衣袋裤袋检查一番，
看里面有无东西才忙活。她例行检查了几件衣物，
没发现什么东西，以前都有，现在没有，不正常。猛
然想起这道程序已经走过了，名片、硬币、口香糖、
纸巾等等，暂时丢在地上，稍后处理。因为停水，阿
秋洗不成衣服，决定先去遛狗，把地上的东西忽略
了。地上空空如也，不用说，是朱老爷子帮她拾掇
了。

忙完活，天也跟着黑下来了。阿秋坐在床沿
上，想到那些保姆冤枉她，心里不是个滋味。

难过间，喜乐又来了电话。喜乐每晚都给阿秋
打电话，每次的话头就是“你在他家还好吗？”阿秋
回答：“好，好，一切都好！”喜乐只牵挂阿秋一个人，
而阿秋除了牵挂喜乐，还牵挂家里的其他亲人们。
所以，阿秋回喜乐，除了“你在家里还好吗？还有父
母亲，俩孩子都好吗？”喜乐搬她的话回答：“好，好，
一切都好！”

电话虽然遥远，却让人倍觉温暖。可今晚的电
话，阿秋听着走了样，心里如同被石头压住，难受至
极，可这难受又能如何？自己非但不能将满腔的苦
楚倾诉给喜乐知晓，还得强颜欢笑，硬着头皮跟喜
乐说：“好，好，一切都好！”

接毕电话，阿秋想到自己所受的委屈，泪水在
眼眶里打转，却又不能让它恣意流淌，只能默默地
蜷缩在被窝里，压抑着抽泣声。兴奋睡不着，伤心
同样地睡不着。不知不觉间，竟又沉沉睡去，直到
醒来时已错过清晨的鸟鸣。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
为房间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银白。阳台上，新壮正兴
奋地抖动着狗链，哗哗作响，显然急于出去溜达了。

阿秋赶紧起床，顾不得洗漱，决定先带新壮出
去溜达，然后回来给朱老爷子做早餐。

阿秋每次带新壮出去溜达，新壮都是摇头摆
尾，打着响鼻，迫不及待跟她走。这次，新壮也是迫
不及待，但不跟阿秋往电梯那边走，而是直接拽着
阿秋去了朱老爷子的房间，站在门口汪汪狂吠。

这么大的动静，按说室内的人应该有所反应，
况且，朱老爷子勤快，从不赖床。阿秋觉得不对劲，
隔门喊了几声老爷子，没动静，推开门，看到朱老爷
子蜷缩在床上，面朝墙壁躺着。被子也掉在地上。

阿秋慌了，赶紧伸手向朱老爷子的面部探去，脸
冰凉，鼻孔有微弱的气息，喉管里偶尔咕的一声响，
鱼吐气泡似的。人还没有落气，可是喊破喉咙不答
应。阿秋立即打电话叫来救护车，医生神色肃穆地
站在朱老爷子面前，试他的鼻息，翻开他的眼皮
查看瞳孔，然后解开他的衣扣，将听诊器壁虎似
的粘在他的心脏部位，听了半天才立起身来，
目光久久地落在阿秋的脸上，“病人的死因，是
因为受了巨大的刺激……”

朱承伟回来了。阿秋心里很紧
张，担心他会责怪自己没有将
朱老爷子照顾好，脑袋
垂得低低的，连说几声

对不起！
朱承伟

没有回答她，
甚至没有多看
她一眼，便急匆
匆地去了朱老爷子
卧室。医生为了让
朱老爷子走得体面
些，趁着遗体尚存余温，
轻柔地调整他弯曲的身躯，
细心地合拢他的眼皮，缓缓
盖上被子。此刻，朱老爷子仿
佛只是陷入了深深的沉睡，面
容平和而安详。

朱承伟站在床前，将朱老爷子
那张没有血色的脸呆呆地看了半
天，像想起了什么，以最快的速度
去了自己的卧室，发出翻箱倒柜的响
动。随着声音逐渐消散，朱承伟面色
铁青、脚步沉重地踏回朱老爷子的房
间，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动，房门被紧紧反
锁。

阿秋去朱承伟房间，看到衣柜里的衣
服被朱承伟倒腾出来，遍地凌乱。那件藏
青色的衣服孤零零地躺在最上层，被粗鲁
地扯出的衣袋，如受伤的鸟翅那样耷拉着，显
得格外凄凉。

朱承伟进了朱老爷子的房间，不再出来。
阿秋怕他悲伤过度出了问题，隔段时间，就蹑手
蹑脚地来到门前，将耳朵贴在门板上听动静。

“爸，你去了那边，如果见了你那死去儿媳
妇，请放下你的偏见……”除此之外，阿秋什么也没
听到。整个屋子沉浸在一片死寂之中，连呼吸都显
得沉重，让人觉得这里只有亡魂徘徊，没有一点儿
生机。

翌日清晨，朱老爷子的其他亲人都陆续赶来善
后。朱承伟还待在房间里不出来，直到咚咚的敲门
声不断地响起，他才将门打开，仅仅一夜之间，他好
像老到极限，脸色蜡黄，眼神空洞，走起路来踉踉跄
跄，若非旁人搀扶，只怕早已瘫软在地上。

新壮不见了踪影。正当众人忙碌忙着将朱老
爷子的遗体缓缓抬出时，它瞅准时机，猛地挣脱束
缚，混进熙熙攘攘的人群，最终消失在茫茫的人海
之中。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朱承伟不再费尽心思
去找它了。

阿秋回家了。朱承伟亲自驾车将她送到火车
站。朱承伟一直想给阿秋说出心里的秘密，嘴巴动
了好几次，却没有发出声来。当阿秋的脚跨进了候
车室的大门的那一刻，他才横下心来喊了一声“阿
秋”。阿秋回过头来，他依然什么也没说，只有那道
宽阔的大门，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波。

车子重新启动，朱承伟去了银行，办一笔非同
寻常的业务。

去银行的路上，朱承伟觉得这条路非常熟
悉，遂想起他大闹喜乐火锅店后几天的晚上，那
个照看壮壮的前保姆来了电话，要他去市流
浪犬收容中心将壮壮领回家。

“不要去责怪你的父亲，他都是为你好……”
朱承伟心中五味杂陈，不禁叹了口气，将车
速降下来，稳稳地将车停靠在指定位置。
随后摇下车窗，思绪随着目光飘向窗外。

市流浪犬收容中心就在路西。这个
季节，树木郁郁葱葱，繁茂的枝条交织在
一起，宛如一道翠绿的屏障，将流浪犬收
容中心那排略显黯淡的房子遮掩得若
隐若现。然而，对朱承伟而言，这里的
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即使岁月流转，
他也绝不会忘记这个曾经踏足之
地。

朱老爷子离世了，新壮出走
了，阿秋回家了，朱承伟认为
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如释重
负了，就在这时，“皮皮
多”宠物护理店的老板娘
又来了电话：

“先生，你家的狗，
该染毛了……”

假 狗 ■ 王兴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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